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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秋生：最後關頭，自己留下讓別人走，還是別人留下自己走？|電影白
日青春

「最正確就是這個人選擇留下。在最後關頭，你們這些示威遊行的人，走啦，你們走啦⋯⋯而我就返屋企（回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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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司機，於香港俗稱「的士狗」，背後罵其態度差，揀客拒載，貪小便宜。南亞裔人士，則打從香港

開埠初年已被蔑稱「阿差」，英殖時期警隊多聘用「阿差」，同樣惡名遠播，而警察即「差佬」這個說法

甚至延續到今日香港。由香港新世代導演劉國瑞執導的劇情長片《白日青春》，便講述了一場圍繞「的士

狗」與「死差仔」一老一小的香港亡命之旅。電影不單為黃秋生在2022年帶來首個金馬影帝獎座，也是他

繼 2019 年《淪落人》後，再度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香港一直以來都有歧視 


「香港有歧視，一直以來都是，這跟歷史很有關係。但那種歧視不是源自香

港，是從以前中國大陸的歷史開始。」

「你眼中香港人就是這樣嗎？」未入正題，黃秋生已劈頭反問。在《白日青春》裡，由他飾演的「的士

狗」陳白日，為口奔馳，行事粗魯野蠻，一邊常被客人賤視，被交通警察針對，於是另一邊他亦特別歧視

比起自己更邊緣、更常被社會針對的少數族裔，體現了層壓式的社會生物鏈，是最典型的「仆街」香港

人。黃秋生緩緩道：「可能你接觸的香港人是這樣，但當然不會全部都是。雖然歧視人已經是我們的一種

文化底蘊。」

陳白日於一場馬路碰撞跟「差仔」哈山／莫青春的父親阿默結怨，當他仇視異己，還一口咬定對方是非法

居留，蠶食社會資源之際，兒子在旁忍不住嘲笑，其實他自己最初就是從中國大陸偷渡到香港生活。喜歡

歧視人的心態，與他自己、甚至這個城市的某些身世有關。

黃秋生說得更妙：「香港有歧視，一直以來都是，這跟歷史很有關係。但那種歧視不是源自香港，是從以

前中國大陸的歷史開始，歧視外族，歧視少數，什麼都歧視，中國人本身就是很歧視人的民族。從以前那

些『鬼佬』、『蕃人』、『紅毛』、『阿差』等等的稱呼，順口到今日所有人都習慣了歧視，連小孩子都

懂歧視。」

本為混血出身，算是半個「鬼佬」的黃秋生打趣道：「但叫人『死鬼佬！差仔！』的這種歧視，不完全是

惡意的。當然，電影裡的角色，他是有惡意的。劉國瑞導演本身的劇本，就是這樣處理陳白日的角色和故

事架構，但是否代表香港人普遍都是這樣呢，我就不是很認同。」

對城市童話的另一種見解 




「由 100 分到 0 分的導演都有，連鏡頭都不懂，自以為是的導演，我有遇

過，站在車前叫我開車撞死自己的導演，我又有見過。衰人又有，白痴又

有，人格缺陷又有，這麼多年來我什麼人都見過。」

「的士狗」陳白日和兒子陳康，「死差仔」哈山與父親阿默，《白日青春》的故事就由這兩段父子情交

錯，最後就在一條凌晨時分駛往碼頭的高速公路上互相重疊。阿默客死他鄉，哈山母親被遣返回國，陳白

日決心協助萍水相逢的哈山偷渡到加拿大，希望對方能在新世界重頭開始。已定居香港的導演暨編劇劉國

瑞來自馬來西亞，電影裡裡外外都有一種異鄉人的視點，也大抵是香港的離散時代的某種側寫。

劉國瑞所寫的香港市井小事，居然連「的士狗」那麼臭名昭著都會良心發現，想做好人好事去贖罪，或者

是異鄉鏡頭下有種柔和的過濾效果，但感人不感人各有所好，黃秋生這個「的士判官」則撥冷水：「偷渡

都算移民嗎？這個人（陳白日）很有趣呀，他就是一個完全不用腦的中年人，其實他是『老點』個𡃁仔偷

渡（哄騙那個年輕人偷渡）。你覺得可行嗎？當是一個童話就係囉。」

「我是否跟故事一樣悲觀？梗係（當然）不是啦，點會（怎會）跟他一樣，故事結尾他不就選擇了自己留

低（留下）嗎？他叫個𡃁仔走佬（他叫年輕人跑路），自己返屋企（回家）呀。𡃁仔就是一個童話故事，

但他自己就回去現實世界。」黃秋生繼續解釋：「另一方面他又很戇居（傻），竟然賣了自己的車，將一

筆錢送了給𡃁仔去創造這個不可能的童話，但他自己就返屋企，回去現實世界。其實他在現實世界才需要

這一筆錢，因為𡃁仔出了公海其實一定會死。」

黃秋生坦言不認同陳白日真有洗心革面，甚至覺得對方愚昧自私，既不是好人，也沒做過一件好事。當

然，電影有它想表達的善良訊息，但黃秋生相信自己是要演一個自以為是的中年廢物。「解釋劇本的責

任，在導演身上，不在我。作為演員，就是做好屬於自己的角色。（有沒有跟導演反映過這些看法？）每

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想講的故事，至於劇本處理是否 make sense，他（劉國瑞）有他的童話世界，我有

我自己的理解，而我的解讀並不是最重要。」他接著說：「他是設計師，故事由他講，我是油漆工人，替

人完成故事。當然，寫劇本的時候，文字是有文字的順序，卻不是一個現場畫面的質感，我都要問清楚他

到底想表達什麼，才幫他做到出來。」

黃秋生與劉國瑞這個老戲骨與新導演的組合，可能是近年香港眾多「首部劇情片」和創投計劃裡（《白日

青春》於去年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得獎）最有趣的一個組合。畢竟，劉國瑞予人感覺是個溫文爾雅的「書

生型」導演，「他呀，樣子看來斯斯文文呀，但到正式拍一部戲，梗係有少少乒鈴嘭唥（當日會有少少狀

況）。隨便啦，預了會有，這些問題其實不大，如果你問我合作過的本地導演，那他已經好過很多人。」

說著，黃秋生忽然反問：「但要跟什麼導演比較呢？跟 90 年代商業電影比較？還是用杜琪峯這些大師級

導演去比較？由 100 分到 0 分的導演都有，連鏡頭都不懂，自以為是的導演，我有遇過，站在車前叫我

開車撞死自己的導演，我又有見過。衰人（壞人）又有，白痴又有，人格缺陷又有，這麼多年來我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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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見過。」

「可能舊那批導演（老的那批導演）已經不敢找我吧。」 


「我只可以說，這個導演，他真是一個合格的導演。一個導演你起碼就是做好你的工作，知道你自己拍什

麼，你有故事、有說要跟人說，起碼要溝通得到，帶領到一個團隊。」他難得收起氣焰，淡然答道。

這一次，黃秋生直言並非一直不問片酬，為了扶持後輩而接戲——前幾年主演《淪落人》，他曾表示沒有

收取片酬。「我是無嘢（沒事）好做，無嘢撈了（沒工作賺錢了）。」礙於拍攝成本所限，《白日青春》

只開了十幾組戲，不到兩個禮拜就拍完。「以前都已經有很多七日、或者十幾日拍完的電影，我反而不知

道他們拍得那麼垃圾，那些錢花在哪裡，點解（為什麼）會用了那麼多錢？啊，點解想跟年輕導演合

作？」黃秋生說罷一笑：「哈，唔知喎，可能舊那批導演（老的那批導演）已經不敢找我吧。」

「我都無走過，怎樣繼續回來香港呢？」 


「李小龍是一個傳說，成龍還不是一個傳說，但黃秋生已經是一個傳說。在

我身上還有很多傳說呀，例如呢，有人說我是黑社會大佬。」

從 2019 年的《淪落人》到今日的《白日青春》，疫情前後，黃秋生兩度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在這段時

間，香港社會氣氛劇變，移民潮下人心散渙，但過去一兩年，香港電影卻再次蓬勃起來，甚至成為海外與

本地香港觀眾的某種凝聚力。

「這又關乎到自己對香港的看法，對這個城市的見解。但就算有再多情感投射都好，當你發現是難吃的食

物，始終都無人幫襯。唔好食，就唔會再食，唔好睇的電影，就唔會再睇，覺得唔值得睇（難吃，就不會

再吃，難看的電影，就不會再看，覺得不值得看）。」但經過了這幾年，或者會有改變？黃秋生聞言搖

手：「不會的，香港人先無咁大方（香港人才沒有那麼大方），無論什麼立場，他們都無咁大方（都沒有

那麼大方）。」

他接著說：「我不是一個研究電影政治或者社會學的人，我知道有好多學者會將電影放進社會架構去分

析。但作為一名演員，一名藝術從業員，我覺得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某些事情發生，有人的地方，有人繼續

待下去，某些事情就會發生。有泥土，有種子，無論結果如何，那個地方都總會有事情生長出來。」



事實上，除了電影《白日青春》，黃秋生去年還在香港主演舞台劇《Art 呃》。似乎他的演藝重心又再次

回到香港，他聞言卻說：

「我都無走過，怎樣繼續回來香港呢？」顯然，黃秋生對於提問字眼非常在意。 


在過去一段日子，尤其政治氣候不明朗，黃秋生曾經離港到台灣拍攝綜藝節目。傳聞甚囂塵上，提到他有

意移居台灣發展，甚至已經入籍台灣。

「真是很神奇，其實我幾時有走過呢？現在不會，前幾年都沒有，我不嬲（一直）都在香港。還聽過一些

更好笑的說法。『喂，返嚟做咩呀你（你回來做什麼呀）？』『你仲夠膽死返嚟（你還有膽子死回

來）？』即是我由香港『返嚟』（回來）香港，那什麼是『返嚟』呢？就好似返屋企（回家）囉。返邊度

屋企（回哪裡的家）？呢度囉（這裡囉）。」

「其實都是大家根據自己的意願去雕塑我的形象，無論這邊或者那邊都是一

樣。（那邊？）我意思是指台灣，通通都不是真相。」

「是在台灣拍過一些節目啦，但那段時間很短而已，一個月左右，就是接個 Job 沒什麼特別感受。其實我

都返過中國大陸，住過北京。以前一去四、五個月，待在中國大陸的時間還多過台灣，為何那時無人覺得

我移居北京呢？」黃秋生反問。實情是因為多了香港人移民台灣，或者將資產、工作重心轉往台灣。「係

囉（就是啊），所以就覺得我應該都會這樣。其實都是大家根據自己的意願去雕塑我的形象，無論這邊或

者那邊都是一樣。（那邊？）我意思是指台灣。通通都不是真相，不是大家都這樣想，那就是真相。」

黃秋生答得婉轉：「李小龍是一個傳說，成龍還不是一個傳說，但黃秋生已經是一個傳說。在我身上還有

很多傳說呀，例如呢，有人說我是黑社會大佬。」

「我由第一次跟無線去台灣拍劇，已經是一九八幾年的事情。往後一直都有去台灣工作，拍過台灣電影，

就是沒拍過台劇而已。去過這麼多年，現在人人都當我第一次去。」他形容，以前人在台灣就是工作，今

日被發現人在台灣，但就好像變成不純粹是為了工作。

然而，問及有沒有台灣片商、合作邀請，特別是這兩年都有香港藝人遠走台灣，他卻說得平淡：「無喎，

到現在都無，連綜藝節目都無。有誰人真的發展到嗎？為何我看不見有人拍嘢（拍東西）呢？沒有人在那

邊拍電影，或者拍電視劇喎。國語說得好嗎？更不要說閩南話，國語都講不好，語言都成問題，所以唔係

咁容易（不是那麼容易），要在香港成名都唔（不）容易，去到哪裡都無一件事是容易的。」



「再者，點解（為何）他們一定要找我呢？因為我剛剛贏了金馬獎？不會。」黃秋生如是說。 


讓別人走，自己回家 vs 自己走，別人留下 


「柴玲就是這樣說，不好意思，對不起，我要走了，我有我自己另外的人

生，你們不要走，你們要繼續抗爭。當時看到這一幕我很震驚，它推翻了我

對電影的感覺，甚至質疑人生。」

訪問最初，便討論過何謂典型香港人，也就是「的士狗」陳白日身上那種自私冷漠的心態。但這幾年的離

散潮，卻為香港營造了另一種守望相助的情感，像《白日青春》裡邊緣人與異鄉人的患難相交。

「係咪㗎（是不是真的啊）？」黃秋生笑道：「要真的找些移民去了第二度（另一個地方）的人做個研究

調查才知，我有些懷疑。如果真是要分析《白日青春》，我覺得他（陳白日）本身就只是找個𡃁仔救贖自

己。當然，他不是刻意有計算，他是下意識這樣做，覺得幫了別人，便救贖了自己。但可能從頭到尾都沒

做過一件正確的事情。」他忽然道：「最正確就是這個人選擇留低（留下），自己返屋企（回家）囉。在

最後關頭，你走啦，你們走啦⋯⋯你們這些遊行示威的人，而我就返屋企了。」

不少影評人都討論過《白日青春》的結局處理，甚有許鞍華新浪潮電影《投奔怒海》的味道，但在黃秋生

腦海裡，浮現著另一部電影的畫面。

「帶你出去，叫你向前衝，但我後生，我還要留住生命，所以你們慢慢坐啦，就像柴玲。你有沒有看過那

部叫《天安門》的紀錄片呀？」

「柴玲就是這樣說，不好意思，對不起，我要走了，我有我自己另外的人生，你們不要走，你們要繼續抗

爭。當時看到這一幕我很震驚，它推翻了我對電影的感覺，甚至質疑人生。」片長三小時的《天安門》由

美國紀錄片導演Carma Hinton及其丈夫Richard Gordon拍攝，採訪了八九學運包括王丹、吾爾開希和劉

曉波在內的重要參與者。唯獨柴玲拒絕受訪，片中只剪輯了若干錄像片段，也成為歷史爭議所在。

「我希望沒記錯，如果現在你還找得到這部紀錄片的話。」似乎已經離題太遠，訪問就此打住。 


《天安門》曾在香港少量放映，而且1997年前後還推出過VCD版本，二手市場尚可尋獲。俱往矣。




